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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刘，18岁。2017年。
连续考了四次高考

刘鉴宽昨天结束了他的最后一次高考。

“之前已经考了3次高考了，有前三次的考试

经历，这一次就没觉得有多紧张。”

他是浙江省新高考改革后的第一届考

生。考试不分文科理科，每个考生可以从政

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中选择

三门进行考试，每门科目都有两次考试机会，

每次考试按照成绩由高到低排名进行赋分。

对于新高考，刘爸爸认为这个制度有利

于培养文理兼修的人才，这些人才是社会所

缺少的。选考则可以让考生在中学的时候就

开始根据自己的强势学科和兴趣选择考试的

科目，间接选择未来要读的专业方向，从而开

始初步考虑自己的未来规划。

刘鉴宽的选考科目是历史、地理和物理，

这样文理兼修的选择，使他的专业可选范围

非常广泛。

最后一次高考前，刘鉴宽将自己的时间

分成了学习的时间和玩的时间。“学习的时间

在房间里学习，手机就放在另一个房间；玩的

时间就随便安排地方，周末有时也在玩电

脑。”刘鉴宽说，“怕影响状态，考前几天自己

决定做完两张数学卷子才可以用电脑。”

“其实我从来没有很刻意地去学，学的时

候不觉得苦，事后也不觉得苦。”刘鉴宽说。

而就在前两天，刘鉴宽考了语文、数学、英

语三门科目，“算是发挥出自己的实力了吧。”

丰盛的菜肴，殷切的关怀，车接车送，零

压力的施加⋯⋯在高考的这几天，刘爸爸和

刘妈妈将全部的重点放在儿子身上。虽然没

有什么期望的目标，但刘鉴宽觉得，考不好

“心里过意不去”。

“他们可能有点紧张吧，但是我看不出

来。”刘鉴宽说。

刘爸爸和刘妈妈。1984年。
没有模拟卷和大数据

刘鉴宽的父母都是在1984年参加高考的。

当时的高考，实行全国统一卷，江苏考生

刘爸爸和浙江考生刘妈妈因为这同一张卷

子，考进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2002 年并入

武汉大学）。

刘爸爸和刘妈妈都是理科生，考试一共

考七门，“数、理、化、语、政、生、外。”刘爸爸掰

着指头很顺地说出考试科目，“当时我每天都

要想一遍这七门课学了什么内容。”

“那时候中专、大专、大学都考同一张卷

子，录取率蛮低的。”刘妈妈回忆道，“重点大

学大约5%，能考进基本上都是学霸。”

正因为录取率低，家长和老师并没有给

予学生较大的压力。“压力反而是自己给的。”

刘妈妈当年花了几块钱买了一本《数学高考习

题集》，“那本书蛮厚的，我高考前还没做完。”

高考安排在7月7日、8日、9日三天。那

时候考点并不多，幸运的刘妈妈被安排在自

己学校考试，而刘爸爸则被一辆大卡车拉走

了。“我们所有的考生都被一辆大卡车拉去一

所中学考试，自己带席子和铺盖，三天都住在

考场的宿舍里。”这是刘爸爸对于高考印象最

深的事，至今记忆犹新。

刘妈妈印象最深的则是炎热的天气。当

时的考场中没有电风扇和空调，为了降温，只

能用“土办法”。“每个走廊上都放着大冰块，

然后每个学生考前发冰棍。”刘妈妈说到这，

一旁的刘爸爸打趣道，“每年都有考生吃冰棍

拉肚子。”

问到当年高考难不难，刘妈妈皱着眉头

想了一会，“我好像就记得数学很难，但这个

也是考完听别人讲的，我们当时没有模拟卷，

哪里知道难不难呀。”

“物理好像考了动量定理，两只小球碰来

碰去，你还记得吗？”刘爸爸对刘妈妈说，两人

的思绪似乎回到了1984年的高考。

考完之后先估分，然后填志愿，这给填志

愿带来了很多困难。

当时，刘爸爸和刘妈妈在估完分后都拿

到一张志愿表，上面需要填三个重点大学志

愿，以及下面的普通大学志愿、大专和中专的

志愿。“我们也不知道哪所大学好，哪所大学

不好，那时候都没有往年的数据可以对比，填

志愿的时候就是老师说，谁谁谁当年考进过

某某大学。”刘妈妈说，“当时所有的重点大学

都罗列在一张报纸上，每个大学后面写着在

本省招的名额。像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后面

标着1，在浙江就招一个人。”

刘妈妈当时一心想学医，但没有她很想

去的医学类学校。“我当时就随便填了三个重

点大学，没想到就进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刘妈妈说，刚刚读大学的时候她还为此低落

了一阵。

刘爸爸则想当个老师。在他的志愿表

里，唯一能想起的就是北京师范大学这个志

愿。阴差阳错地，刘爸爸和刘妈妈在1984年

都考进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而且还成了同

班同学。

2017年的6月8日晚5点05分，18岁的刘鉴宽，走出杭

高校门口，带着自信而放松的心情，结束了自己的高考时间。

1984 年的 7 月 9 日，刘鉴宽的父母，分别在江苏徐州和

浙江衢州，考完了最后一门课生物，心里突然有点空落落。

33年的间隔，两代人的高考，有所变化，有所传承。

父母33年前赶考，儿子昨天考完

一家两代人说高考
从心里空落落到自信轻松

本报通讯员 吴荃雁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从自己高考到孩子高考，刘爸爸觉得差

别最大的，是高考的形式。

“当年我们是‘一考定终身’，现在高考不

止一次了，高考之后还有‘三位一体’、‘自主

招生’之类的，形式很丰富。”

刘爸爸还特意提到了新高考后可以填报

80 个专业志愿。“他们可以先知道分数和排

名选专业，可以选 80 个专业，这个选择余地

还是很大的，就不存在选到自己不喜欢的专

业这个问题。”

对于高考的意义，刘爸爸觉得高考很重

要但不是唯一出路。“‘一考定终身’这个说法

早就已经淡化了。现在除了高考，也有很多

方式可以谋发展，但高考的确还是很重要。”

而刚刚经历高考的刘鉴宽则有不一样的

理解。

“考不好多没面子啊。”刘鉴宽半开玩笑

地说，“其实高考嘛，就是满足三年拼搏奋斗

的虚荣心。”

“虽然我爸妈没有明说，但我觉得，出生

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优秀是应该要做

到的事。”在高考结束后，刘鉴宽还要参加复

旦大学历史专业的“三位一体”和河海大学水

利专业的“自主招生”，他想抓住这些机会，给

自己更多的选择。

本报通讯员 吴荃雁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从刘爸爸到小刘
选择多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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